
紧日子抱起金娃娃

刘礼 福

春风初
度的 的渭南
古城 。

当一

些厂 家 在
“ 市场疲软”中 叹

息时 ，渭南市窗纱
铜材厂——这个只
有125人 的 集体企
业，却以喜人的经
济效益 ，跨入90年
代第一春 ！

厂长张 中 俊满
怀豪情地宣布 ：过
去的一年 ，我厂完
成总产值130.27万
元，是 原 计 划 的
1 63%；实 现 利 税
1 4.51万 元 ，比 原
计划超额了9.01万
元……。人们都 由 衷地
赞扬：“这个张 中 俊呀 ，
带领工人 ，硬是靠过紧
日子 ，才 抱 来 ‘金 娃
娃’！”

（ 一 ）

七年 前 ，刚步入“不
惑”之年 的 张 中俊 ，被
任命为 “渭南市窗纱铜
材厂厂 长 ”而走马上任
了。他来到这个座落在
沋河 桥 畔 的 工 厂 ：一
堆堆 垃 圾 ，一 滩 滩
污水 ，几 十 间 风 雨 飘
摇的 用 竹 竿 、油 毡支
撑的厂房……

厂长办公室里 ，空
荡荡的 ，连个桌椅都没
有。车 间 里 ，几堆 “老
掉牙”的作坊家具 ，生
产着没人要 的50年代的

“ 老箩底”；一查账 ，
唉！13万 多元的亏损 ，
30多 万元贷款……更何
况，80%以上 的职工 因
发不 出 工 资 已 放 了 长
假，一大半车 间处于瘫
痪状态 。

张中 俊 是个 “火性
子”，他二 话没 说 ，从外

面求借来 一 笔 款 ，作 为
工资 ，先 把放假 的 工 人
请回厂 里 。紧接着 ，召开
厂职 工 大会 ，斩钢截铁
地宣 布 ：我们 要 靠 “自
力更生 、艰苦奋斗”的传
家宝 ，把工厂变个样儿 ！

（ 二 ）

先抓 “改 变 厂 容 厂
貌”。他给 工 人鼓 劲 说 ：
“ 家有梧桐树 ，才能招来
金凤凰。”靠眼前这种烂
摊子 ，把顾 主 还 不 吓 走
呀？谁还敢和咱做生意 ！
有人 问 ：“没 钱 买 原 材
料，咋 改变 哩？”张 中 俊
朗声 回答：“靠咱们的 两
只手 ！靠 那 几 里 长 的沋
河滩 ！”他 带 着 工 人 ，
拉辆架子 车 ，迎着飕飕
扑面 的寒风 ，向沋河滩
进发了 ！半截砖 、烂石
头、废水泥疙瘩……在
他们眼里 ，都是 “闪着
金光 的宝贝”，将其砸
碎后 铺 在路面 上 、院子
里，再抹层水泥 ，平 平整
整的 ，换了个样儿 。仅此
一项 ，要 节 约 四 五 万 元
哩。张 中 俊笑了 ！工人们

也笑了 ！
一接着 ，张 中俊

又抓 “新产品”。他瞄
准市场要求 ，组织 工人
生产石 油 电缆 。在生产
中，他既是领导者 ，又
是技术 员 ，一年 下来 ，
嗬！给工厂赚 回30多 万
元。有 了 钱 ，好办事 。窗
纱铜材厂 第 一次有 了 自
己的 机动 车——“小 四
轮”，为 顾 主拉 货 、送 货
了。而 且 ，翻修 竹 竿 、油
毡房 ，也拉开 了 序幕 ！

（ 三 ）

厂里 原 来 的 涂 塑
炉，由 于进 出 口 窄 ，只
能给幅 宽 不 超 过 1米 的
窄窗纱涂染 、烘干 塑料
色。可 是 ，近 年 来 ，国 内
外市 场 大 量需 求 1.219
米和1.3米的宽幅窗纱 ，
为了 生 产 “新 产 品”，必
须先 改 造 涂塑 炉 。有 关
技术 单 位 估 计 ，这项 工
作得花7万元 。

呵！7万 元 ，虽 说
钱花在扩大生产上 ，可
对刚刚起步 的窗纱铜材
厂，不啻是抽了一笔血

哟！张 中 俊
心疼了 ，他
翻阅有关资
料，细心摘
录、校正兄

弟厂家改造涂塑炉的数
据，工作程序……经过
反复地琢磨 、描画 ，一
张“改造”草 图终于在
他有力而灵巧的手 中诞
生了 。

在张 中 俊 主 持 下 ，
由电气焊 工 、钳 工组成
“ 五人攻关小组 ”他们切
的切 ，焊 的 焊 ，弧 光 闪
处，热气腾腾……涂塑
炉的进 出 口 严格按照数
据顺利切宽 ；接着 ，他们
又日 夜 苦 干 ，并 四 处 奔
波、求 教 ，先 后 攻 克 了
“ 炉 温 下 降”“增加牵 引
拉力 ”的难关 。涂塑炉终
于顺 利改造 成功 了 ！才
花了 1000多 元 ，为厂 里
节约 6万 多 。而 且 ，生 产
的宽 幅 窗 纱 ，先 后 被评
为“渭 南 地 区 优 质 产
品”、“陕 西 省 优 秀 产
品”，不仅 受 到 黑 龙 江 、
甘肃 等 10多 个 省 、市 广
大用 户 的欢迎 ，同 时 ，还
销往 马 来 西 亚 、巴 基斯
坦等 国 。销路打开 ，厂子
起死 回 生 了 。靠 过 几 年
紧日 子 的 自 力 更 生 精
神，如今 ，这个昔 日破破
烂、濒于倒 闭 的小厂 ，终
于变成了年创总产值达
1 30多 万 元 的 优 秀 企
业！产 品 也 由 单 一 的

“ 老 箩 底”，发展 到 玻
璃纤 维 涂 塑窗 纱 、裸铜
线等 数 十 种 。张 中 俊 也
光荣 地 成 长 为 “优 秀
企业厂长”！“勤 俭 劳
朴奠 富 有 基 ，艰 苦奋 斗
写创 业 史。”厂 门 口 这
幅对联 ，不正是张 中 俊
他们走过的一条奋斗之
路，成功之路的写照吗 ？

图为 张 中 俊在 指 导 工 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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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来 可 笑 ，一 部
《 神探 亨 特 》竟 然迷

住了 不 少 男 女 。向 以

烹调 为 己 任 的 妻 子
居然 解 下 围 裙 ，端
坐子 荧 屏 前 ，啧 啧
称赞起 麦 考 尔 来 。望
着狼藉 的 碗筷 ，我 却
有三 叹一

一叹 麦 考 尔 不 该
当警 察 。你 想 ，大 家
闺秀 一 个 ，既有 聪颖
的天 赋 ，又 有 迷人 的
容貌 ，什 么 职 业 不 好

找，偏 爱 上 警 察这 一
行当 ，真让人 不 可 思
议。即 便 因 了 资 本 主

义国 家 崇 尚 金钱 万 能 ，警 察 的 薪水
丰厚之 故 ，也大 可 不 必如此折腾 自
己呀 ！只 要她 乐 意 ，弄 一 辆 警 车 当
出租 车 ，几 年 下 来 ，足舒服 半 辈 子
了。若 洋 妹 子 敢 “大 胆往前 走”，

“ 露 得 彻底”，“扭”得疯 狂 ，大 把
的票 子 自 会 淌 进腰 包 ，倘 再略施 小
计，偷 漏 几 次税金 ，当 不 上 百 、亿

万富 翁 ，发 个 小 财 总 是 可 以 的 。这
一点 ，不 妨 向 敝 国 一 些“走 穴 致 富 ”
者请 教 一 二 ，包 她 受 益 不 浅 。

二叹 麦 考 尔 不 拘 小 节 。她倒好 ，
外出 办 案 居 然 与 亨 特假称 夫 妻 ，同
居一 床 （有 录像 为 证），难道 不 怕
别人戳 脊 梁 骨 ？常 言 道 ：人 言 可 畏 。
如遇 恶 毒 小 人编 封 匿 名 信 ，说她“作
风不 正 派”，就 够 喝 一 壶 了 。报 端
常披 露 一 些 清 白 女 子 遭 人 诬 陷 ，

受人歧视 ，乃 至 失 业 、
寻短 见 的 消 息 ，难道
她视而 不 见 、听 而 不

闻？到 那 时 ，即 使
浑身 是 嘴 ，恐 怕 也
辩不 清 、扯 不 完 ，
只有 吃 不 了 兜 着 走 。
再说她 与 亨 特经 常 不
按警 长 的 指示行动 ，

尽管 破 了 不 少 案 ，吃 了 不 少 苦 ，
可上 司 心 里 怎 么 寻 思 的 ？万 一 上 司
赠她 一 双 “水 晶 鞋”，或 借 口 将 她

“ 优化”出 警 察队伍 ，怎 么 办 ？到 那 时 ，
改行吧 ，人老 珠 黄 不 值钱 ，无人聘 用 ，
则为 时晚 矣 。

三叹 麦 考 尔 办 案 太认真 。当 警 察
本来 就风险 多 ，可 她 却 常 常 主 动 出 击 ，
身入虎穴 ，要 不 是 福 份 大 ，一 条 小 命
恐怕 早就 鸣 乎 哀 哉 了 。我就 不 懂 ，她
上班 为 何 不 侃大 山 、打毛线 ？无人报

案乐 得优哉游哉 ，即 使 案 发 也 大 不 了
去转 一 圈 ，装 模 装 样 发 一 纸 通 缉 令 就

足以 应付 。如 有 记 者 不 识 相 ，诘 问 为
何破 不 了 案 ，用 “我 们 是 集 体 负 责 的 ”
定能使其 瞠 目 结 舌 。她 可 好 ，出 生 入

死不 算 ，还 整 天 将 “你 可 以保 持沉默
……”几 句 所 谓 “公 民 的 权 力 ”挂 在
嘴边 ，真让人 笑掉 大 牙 。依 我之 见 ，
逮着 罪 犯 用 手 铐 一 铐 ，推 入 囚 车 即 可 ，
何须 费 此 口 舌 ？即 使抓 错 ，平 反 就 是 ，
也比 那 些敲 诈 勒 索 民 众 的 冒 牌 警 察 强
上千 百 倍 。

也许 我 不 该 以 麦 考 尔 说 三 道 四 ，
她是 美 国 人 ，我 是 中 国 人 ，国 情 不 同 ，
劝也 白 搭 。所 以 ，还 是 由 她 去 罢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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森森 翠 柏 古 今 同 ，

凭吊 犹 寻 旧 日 踪 。

伟业 千 年 立 华 夏 ，

高山 百 丈 卧 英 灵 。

干戈 数 尽说 荣 辱 ，

风雨 几 番 思 太 平 。

心事 因 牵 四 洋 水 ，

故将 祝愿 寄 清 明 。


